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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是当年范仲淹笔下有关“八百

里洞庭”的千古绝唱。自古以来，洞庭

湖以广揽湘、资、沅、澧“四水”的情怀和

吞吐万里长江的气概，抚育了无数杰出

儿女，谱写了一曲曲人间壮歌。

2019 年 1 月 19 日，一位年仅 46 岁

的洞庭之子——余元君倒下了。他随

身携带的党费证，记录永远停留在 2018
年 12 月的最后一笔党费。

余元君，生前系湖南省水利厅副总

工程师兼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

程师。

一

一湖洞庭水，多少天下事。新中国

成立以来，洞庭湖区是全国著名的商品

粮基地，也是湖南省粮棉等经济作物的

重要生产基地，更具有天然的、无可替

代的调蓄功能。

洞庭湖是一块宝地，可这块宝地不

平静。1972 年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荆

岗村的余元君，从小就见证了旱涝无常

带给洞庭湖区乡亲们的种种困难。“男

儿立志出乡关”。1990 年参加高考的他

毅然选择了天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为了不给贫寒的家庭增添负担，他

挤出课余时间做家教、摆地摊，弥补学

费不足。当年的同学至今记得余元君

苦读攻关的情景：两个馒头，一包榨菜，

机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做毕业设

计时，他是全年级唯一一个选择用计算

机编程做拱坝应力分析课题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余元君婉拒了多家单

位的工作邀请。他说：“故乡，有我的

‘母亲湖’。”从此，湖南省水利系统多了

一个“拼命三郎”。

洞 庭 湖 水 情 复 杂 ，余 元 君 迎 难 而

上，在湖区披星戴月、摸爬滚打。从普

通技术员到业务骨干，再到复合型领导

干部，余元君身份不断调整、变化的背

后，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任劳任怨和

“天地为栏夜不收”的拓荒前行。

多年来，余元君身兼省水利厅副总

工程师、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

师，同时还负责洞庭湖重点工程的建设

和管理。他主持或分管的工作，都是水

利系统难啃的“硬骨头”、难跨的“铁门

槛”。但是，不管多硬的“骨头”，他都要

千 方 百 计 啃 下 来 ；不 管 什 么 样 的“ 门

槛”，他都要想方设法跨过去。

“一年 365 天，余元君有一半多的时

间是在湖区度过的。”岳阳市君山区水

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段先强对我

说：“他腿勤，经常深入一线。”

我从余元君的工作日志中发现，仅

1999 年这一年，余元君就出差 101 天，

加班 96 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余元君不满足于稳坐“中军

帐”推演沙盘。他风里来、雨里去，行走

四方，在湖区堤防建设中推广刚刚开发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他说：“这

些新东西如果不亲自过目、动手，我睡

不安稳。”参加工作 25 年来的 9000 多个

日日夜夜里，他几乎踏遍了湖区的每一

寸堤段，足迹遍及洞庭湖 3471 公里一线

防洪大堤、226 个大小圩垸、11 个重点

垸、24 个蓄洪垸……

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同

志给我讲述了余元君生前最后 3 天的工

作轨迹：

1 月 17 日下午，余元君从长沙母山

基地奔赴岳阳市华容县城；18 日上午，

从 华 容 县 城 辗 转 禹 山 镇 ，再 从 禹 山 镇

赶 往 罗 帐 湖 口 ，然 后 从 罗 帐 湖 口 返 回

华容县城；下午，从华容县城赶赴东浃

村，再从东浃村返回华容县城；19 日上

午 ，从 华 容 县 城 赶 往 君 山 区 钱 粮 湖 垸

分洪闸建设工地；下午 4 时 7 分左右，

余元君心脏病突发，5 时 20 分，医生宣

告不治……

短短 3 天，他的行程多达 600 公里，

每 次 就 餐 只 有 十 几 分 钟 ，还 连 夜 开 会

……在这生命的“倒计时”里，余元君主

持或参与的工作有 20 多项。从这样一

份行程表中，我似乎看到了余元君短暂

一生的投影。而这段绵密、厚实、清晰

的投影，正是他用生命为“只争朝夕”做

出的注解。

二

余元君为洞庭湖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天道酬勤，他也成为这方面有口皆

碑的行家里手。

余元君有许多拿手的绝活儿。比

如给他一支笔、一页纸，他就能勾勒出

洞 庭 湖 不 同 区 域 的 水 系 图 、工 程 分 布

图，而且速度快、位置准、数据实。有次

上级领导深入现场调研，他立即手绘出

一张洞庭湖重要堤垸、大型泵站、涵闸

等水利工程的具体位置图，并标注了相

关数据。领导愕然，惊问：“这功夫，怎

么练出来的？”

“比起老一辈‘洞庭人’，我真的不

算什么。”余元君谦虚道。

“洞庭人”，是余元君时刻谨记并始

终生动诠释的身份。他常在党课中讲，

当年，前辈“洞庭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骑着自行车、划着小船，甚至用双脚

一步一步丈量洞庭湖，用双手一笔一笔

绘制工程图。我们如果丢掉本色，忘记

初 心 ，再 强 的 技 术 革 新 ，也 只 能 事 倍

功半。

关 于 湖 区 治 理 ，余 元 君 说 ：“ 要 像

绣 娘 绣 花 一 样 ，一 针 一 线 都 不 能 马

虎。”关于防洪，他说：“要像防猛虎一

样，时刻厉兵秣马。”关于学术，他说：

“ 要 用 撞 破 南 墙 不 回 头 的 劲 儿 ，钻 ！

钻！钻！”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余元

君 总 是 亲 自 到 现 场 走 访 踏 勘 ，决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细 节 。 段 先 强 告 诉 我 ，洞

庭 湖 曾 经 有 一 段 大 堤 ，治 理 期 间 需 要

对老的、破的、小的涵洞实施拆除或除

险 加 固 ，余 元 君 常 常 亲 赴 现 场 。 其 中

有一处污水自排闸，洞内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大家劝余元君不必亲自进去

了。余元君说：“没有调查，怎能有发

言权？”说完，匆匆穿上雨靴，拎起手电

筒，钻进了漆黑的涵洞。

余元君从涵洞里出来的时候，浑身

脏污，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儿。当余元君

卷起裤脚时，段先强才发现，余元君的

腿部出现了大片红斑。

余 元 君 有 一 双 察 险 情 、辨 隐 患 的

火眼金睛。2017 年 6、7 月间，湘江和洞

庭 湖 一 带 普 降 大 雨 ，余 元 君 多 次 顶 风

冒 雨 深 入 现 场 查 看 ，用 眼 睛 对 湖 区 进

行地毯式“扫描”，彻夜加班拿出了一

份 数 据 翔 实 、计 算 可 靠 的 分 蓄 洪 备 选

方 案 ，为 省 防 指 决 策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技

术支撑。

余元君脑子快。他通宵达旦撰写

的 数 十 篇 关 于 洞 庭 湖 治 理 的 论 文 ，曾

获 得 省 级 奖 励 。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余 ，余

元君不忘“充电”，攻读完硕士学位后，

又 向 博 士 学 位 发 起 冲 击 。 他 告 诫 下

属：“紧跟世界科技防洪治理前沿，知

识 就 是 引 擎 。 否 则 ，我 们 的 知 识 结 构

就会落伍。”

技术，是现代水利工作的关键。大

家 在 技 术 方 面 有 什 么 难 题 、困 惑 和 症

结，余元君不仅有求必应，而且主动“传

帮带”。2017 年，全国河道修防工职业

技能竞赛在郑州举行。赛前，余元君亲

自抓培训，并陪同技术能手开展野外训

练，最终取得佳绩。

2017 年，某设计单位对一项除险加

固工程中的防渗方案拿不准，特邀余元

君把脉。在余元君的指导下，设计单位

对工程方案进行比选，最终确定的方案

不仅节约了近 1500 万元，而且稳稳妥妥

经受住了汛期的考验。

“ 行 走 的 洞 庭 湖 水 利 百 科 全

书”——这是大家送给余元君的雅号。

三

中国有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能

不湿鞋？”余元君常走的岂止是“河”，那

可是数千平方公里的湖啊！可是，余元

君湖边行走 20 多年，从未“湿鞋”。

这些年来，国家综合治理大江大湖

的各类建设项目、资金逐年增加。余元

君光是经手的资金就有上百亿元，而且

还长期主持技术评审、招投标。为了像

守护洞庭湖一样牢牢守住廉政这道大

堤，切实加强项目监管，他尽量减少项

目 法 人 与 项 目 承 建 单 位 的 直 接 接 触 。

有人托关系找到余元君，他总会说：“还

是让合同说话吧。”

余元君 兄 弟 姊 妹 九 人 ，他 排 行 第

七，哥嫂均在外打工。修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两层简陋砖混房，在荆岗村

算是比较差的。余元君的一个亲戚是

个 小 包 工 头 ，希 望 通 过 余 元 君 承 揽 一

些 水 利 工 程 ，结 果 被 他 一 句话挡了回

去：“免谈。”

在荆岗村乃至周边县乡，几乎人人

都知道余元君是唯一在省城长沙“干大

事 ”的 荆 岗 村 人 。 对 于 村 里 的 公 益 事

业，余元君一向非常支持，逢年过节返

乡，都要自掏腰包给孤寡老人发红包，

老人们心里都暖暖的。2007 年，村里向

在外就业的乡贤筹资修路。大家都盼

望通过余元君，让省水利厅支持一把。

但余元君对村支书说：“我支持修路，但

找领导的事儿，你就别难为我了。”

那次，余元君自掏腰包，先后拿出

了 5 万元。这对当时的余元君来说不是

小数目——那时他的孩子才刚刚出生，

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

受余元君影响，他的两个侄子先后

考入了大学。余元君三哥的儿子余淼，

在大学里读的也是水利专业，毕业后一

直在一家施工公司做临时工，并没得到

叔叔在工作上的“照顾”。但余元君常

激励他：“只有自己走，才能走出自己。”

余元君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可 一 家 三 口 的“ 全 家 福 ”仅 有 两 张 。

2018 年，余元君第一次休年假陪妻子、

儿 子 远 游 的 首 选 地 ，却 是 四 川 的 都 江

堰。他对妻子感慨：“都江堰修建两千

多年了，仍在发挥作用。洞庭湖的工程

也要像都江堰一样修成精品。”

为了这样的愿景，余元君真正做到

了鞠躬尽瘁。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

又一曲中国水利人践行使命的壮歌，与

范仲淹笔下“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滔

滔洞庭湖构成了岁月的共鸣。

2019 年，余元君被追授“时代楷模”

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图为洞庭湖风光。 影像中国

为了那一碧万顷为了那一碧万顷
秦秦 岭岭

梨 树 下 乘 凉 是 夏 日 里 一 件 畅 快

事。茂密的梨树叶子遮盖着阳光，坐在

阴凉里，看阳光在梨树叶子上流光溢

彩，听一树蝉鸣时高时低。从幽幽的青

石板小路走进小院，白墙青瓦的小木

楼，青瓦上覆盖了一房顶郁郁葱葱的爬

山虎。青石板院坝里一棵老梨树，主干

粗壮，树身上的纹路如沟壑、如断壁。

正值盛夏，酷暑难熬，走进小院，浓荫密

密，绿风荡漾。老陈坐在梨树下，眯着

眼睛，哼着小曲儿。见有人进了院子，

赶快让座。快来，快来，这梨树下有细

风，凉快呢。

没等我们坐下来，老陈伸手摘了梨

树上一颗梨子递过来。一尝，入口化

渣，满口汁水，一行人连口称赞：好吃，

好吃。老陈笑说：老梨树结的。

坐在梨树下，老陈兴奋地对我们

说：这梨树是爷爷栽下的，院子改造了

好几回，可这梨树一直长在这里。只要

说 ，陈 家 梨 树 那 户 人 家 ，村 里 无 人 不

知。地里干活累了，回到院子里，梨树

下 一 坐 ，微 风 吹 来 ，劳 累 顿 时 消 了 一

截。人越活越老，这梨树却精神得很，

越活越挺拔。一次，见老树干上抽出一

股新枝来，这新枝开花、结果，结了好大

一颗梨子呢。你看，梨子多美，多像一

盏盏灯！

我们抬头一看，树枝上一颗颗梨子

在阳光里晃动，仿佛有光在摇曳。小院

子周围全是挂满“灯”的梨树，收梨子的

车子就停在树下，人们咧着嘴笑，摘满

一篮子梨子，就递给车上的人。树枝摇

晃拍打着车子，有梨子掉在人们头上，

惊起一片爽朗的笑声。整个村庄弥漫

着一阵阵梨香。

老陈笑着说：村子里上千亩的梨

树，都快四五十年了。想想，那时候自

己三十多岁，栽梨树还真是不容易，每

一棵梨树都有一个故事。

先说这棵栽在田坎上的梨树吧。

顺着老陈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棵老梨

树树皮开裂纵横，树枝沧桑蜿蜒。这棵

老梨树不言不语，站在高高的田坎上守

着这一园子的梨树。这是最早栽下的

梨树了。那时候，村里人还喊我小陈。

大家说，小陈，梨树能当饭吃？我不服

那口气，不在大田大地里栽，就把梨树

栽在田坎上。第二年开始挂果，第三年

这棵树上的梨就卖了近百元。当时，村

里传开了：多栽苍溪雪梨树，不到几年

就致富，要是栽上百十株，保你当上万

元户。一下子，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在田

坎上栽梨树，有的甚至在大田大地里也

栽上梨树。记得 1984 年，雪梨大户卢

履清去北京参会，还把这梨子带到北

京呢！老陈笑呵呵地说：我把这棵梨树

命名为致富一号树。

一 号 树 ，就 是 示 范 树 ，就 是 带 头

树。这一园子的梨树，这一半坡的梨

树，春天，满树白雪；初秋，果实摇曳。

让人一看，心里总是满满当当的激动。

致富奔小康，这雪梨树是立了大功

的。这一村子的人，都靠雪梨致富了。

跟随老陈在梨树园里转悠，有一种

甜润的气息充满心田。走到一棵歪脖

子 梨 树 下 ，老 陈 停 下 来 ，慢 慢 讲 述 起

来。别小看这棵梨树，它是坚强树。栽

了三回，才栽活。湿地栽树，开始看长

得好好的，长着长着，就缩回去了。后

来先排水，地里垫上一层枯草树叶，再

刨坑栽树，终于在这地里把梨树栽活

了。老陈露出一脸的骄傲，一阵风吹

来，歪脖子梨树摇晃身姿，像是在向人

们致意。

我把我的感觉告诉老陈，他哈哈一

笑说：当然，它们都认识我这老头子了。

说着，老陈带我们来到梨园山腰一

老井处，见一股细水从一岩石缝流出，

水光闪烁。侧耳细听，似有轻轻的水流

声。令人惊奇的是岩石上有一老树，数

丈之高，树身需两人合抱，树根却把这

岩石团团抱住。岩石多洞，每个洞里都

是老树的根须。老陈笑笑说：村里人看

重这树呢。啥子树，大家猜猜吧。冬青

树？香樟树？老陈摇摇头，又笑笑说：

梨树，野砂梨树。一行人一脸迷惑，异

口同声地重复道：野砂梨树？

老陈接着说：我们村开始发展梨

树，就是先育这种野砂梨树，再在上面

嫁接雪梨树呢，多艰辛的过程啊。

野砂梨，果皮褐色，拳头大小，汁

多，酸甜。而清朝的《苍溪县志》载雪

梨：“肉白如雪，味甘于蜜，清香无渣，入

口即化……”由酸到甜，由砂梨到雪梨，

梨 子 相 伴 人 类 走 过 了 多 么 漫 长 的 路

程。由此看来，那时的苍溪雪梨已经在

不断选育优化，品种众多了。到如今，

有了早熟翠冠梨、中熟黄金梨，以及晚

熟雪梨。不过，大家念念不忘的还是那

肉白如雪、入口即化的雪梨。记得家乡

集市上，卖雪梨不带称，而是按个卖。

将一颗一颗雪梨摆于地上，小的，一斤

多；大的，两三斤呢。椭圆形的雪梨，就

像一盏盏的马灯，站在地上等着上门的

顾客。

老陈乐呵呵地说：人一辈子要干很

多事，我老陈就干了一件事，种了一辈

子的梨树。

梨园小路上走来一行人，有人高

喊：老陈，老陈，出来领奖了！

七十多岁的老陈，几步跨出梨园，

激动地说：吼这么大声干啥？啥子奖，

我一个老头子还有奖吗？

原来，是乡党委王书记带着几个同

志，来给老陈送“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

章。金灿灿的纪念章挂在老陈脖子上，

老陈一个劲摸着纪念章，激动得泪眼

汪汪。

王书记也激动地说：这一园子的梨

树见证，你老陈千值万值。

看看一行人，看看满山坡的梨树，

老陈深深鞠躬。满目青山，其实，老陈

也是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梨树了，他甜了

这里的一方山水，甜了这一村的乡亲。

梨
树
，甜
了
一
方
山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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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子午岭山麓的甘肃省庆阳市

华池县，俨然一本厚重的大书。随便翻

开一页，都能让你领略到历史风云与时

代变迁。

你可以沿着柔远河边的环城跑道

漫步，也 可 以 对 着 大 楼 后 面 莽 莽 苍 苍

的 山 林 ，喊 上 一 嗓 子 黄 土 味 十 足 的 信

天游，还可以站在荔园堡的纪念碑下，

默默回望一段红色历史。而新落成的

南 梁 革 命 纪 念 馆 ，一 进 门 便 将 你 带 进

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被子弹穿透

被 战 火 烧 破 的 军 衣 ，旧 纱 布 裹 着 的 药

包，开荒时用过的锄头，从时光深处，

一 齐 向 你 走 过 来 ，让 你 的 思 绪 一 下 延

伸到更远的地方。

蜿蜒的子午岭仿佛已经在时光里

站了很多年。当年，解放军战士，全国

各 地 的 转 业 军 人 ，地 方 干 部 和 青 年 学

生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造 林 人 来 到 这 里 。

他们肩挑手扛，见河架桥，逢山取土，

挖 窑 洞 ，搭 草 房 。 从 冻 土 里 顶 出 的 第

一 粒 鹅 黄 色 的 芽 尖 ，到 山 坳 里 被 雪 覆

盖的幼苗，一直到漫山遍野的松树、柏

树 、桦 树 、杨 树 ，全 都 长 成 茂 密 的 森

林。密林深处点缀着玛瑙一样红得耀

眼 的 酸 枣 ，淡 紫 色 的 狼 牙 刺 花 散 发 着

清香。群山环抱的湖泊像一面光洁的

镜 子 ，映 衬 着 高 远 的 蓝 天 。 水 面 上 偶

尔 出 现 的 野 鸭 和 鸳 鸯 ，给 静 美 的 山 林

增加了诗意。

多年前的华池，人丁稀少、田园荒

芜，水土流失令河床干涸。大批农民进

城务工，造成土地撂荒。近年来，响应

国家退耕还林和庆阳市“再造一个子午

岭”的号召，华池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实

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工程和元城河

为主的小流域治理项目。子午岭下，葫

芦河两岸，红旗猎猎，人如潮涌。当年

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在这片土地再次

上演。公路两旁、河流两岸、庄前屋后，

只 要 有 土 的 地 方 ，肯 定 会 有 树 苗 的 生

长。油松、刺柏、洋槐、柳树、苹果树、杏

树、梨树、枣树……我们可以让群山吐

绿，也能让万壑含翠。那些白色的、红

色的、粉色的、蓝色的花朵和果实，装点

了焕然一新的华池大地，也用她们的甜

蜜哺育着华池人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华池县，不仅是令人瞩目的

红色革命老区，也是绿色的陇上新城。

宽阔平直的公路，鳞次栉比的楼房，车

水马龙的街道，热闹开心的广场，处处

绽放着华池人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绿意华池
付兴奎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